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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发展草地农业保障食物安全的战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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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居民膳食结构转型、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国际地缘冲突加剧的新形势下，树立大食物观、重视并发挥草地的食物供

给功能是提升我国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和水平的重要依托，因而探讨发展草地农业以保障我国食物安全成为亟需。本文以定

性、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式，讨论了新形势下发展草地农业的重要价值，阐述了典型国家草地农业发展态势以及对我国的发

展启示，进一步测算了我国草地农业对食物安全的贡献潜力。研究认为，天然草原的优质畜产品供给潜力较大，草地农业可

强化传统农区食物安全保障功能，农牧交错区将是草食家畜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南方地区是草地农业发展的优势地区。为

此建议：加大牧区草原修复力度，合理利用长期禁牧草原；将饲草作为重要作物，加强草类植物育种；发展放牧型栽培草

地，缓解天然草地生产压力；优化养殖业结构，发展节粮型草食家畜养殖业；因地制宜“藏粮于草”，增强草地食物供给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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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sidering the new situation of dietary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frequent extreme weathers, and intensified international 
geopolitical conflicts, China needs to adopt an all-encompassing approach to food and exploit the food supply function of grassland 
agriculture to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its capability to ensure food securit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is study 
demonstrates the great value of developing grassland agriculture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explores the trend of grassland 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typical countries, and summarizes its implications to China; furthermore, it evaluates the potential contribution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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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ssland agriculture to food security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rangeland has a great potential for providing high-quality 
livestock products and grassland agriculture can guarantee food security in rural areas. The agro-pastoral ecotones will be the major 
production bases for grassland-based livestock products and South China has dominant advantages in developing grassland 
agriculture. Therefore, we recommend to (1) strengthen rangeland restoration while rationally utilizing long-term grazing-prohibition 
rangelands, (2) regard forage as important as grain crop while strengthening grass breeding, (3) develop cultivated grasslands for 
gazing to relieve pressure on rangelands, (4)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livestock husbandry by promoting grain-saving grassland 
livestock husbandry, and (5) implement the strategy of “storing grain productivity in grasslan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o 
enhance the food supply capacity of grassland.
Keywords: grassland agriculture; food security; contribution potential; livestock husbandry; feed grain supply

一、前言

粮食安全事关我国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

展[1]，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

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当前，在国内和国际市

场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保

障面临重大风险，相关挑战主要表现在：随着居民

膳食结构的转型升级，动物性食品消费显著增加，

需要更多用于饲草料种植的耕地、饲养家畜的草

地[2]；全球极端气候频发导致粮食主产区粮食减产，

粮食供应及出口的不确定性增加，水资源短缺、土

壤退化也对国内粮食生产能力造成显著影响[3,4]；一

些国家倾向于将粮食政治化、能源化、金融化，国

际地缘冲突导致国际粮价波动加剧、国际粮食供需

不平衡加剧，将长期影响我国粮食安全[4,5]。

在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树立大农业观、大食

物观，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发食物资源，是保障我

国食物安全的重要途径。重视并发挥草地的食物供

给功能，促进粮食安全向食物安全深化拓展，是增

强我国食物安全保障能力及水平的主要依托。本文

在分析发展草地农业价值的基础上，总结美国、荷

兰、韩国、蒙古国等典型国家的草地农业发展态

势、经验及启示，从天然草原、农区、农牧交错

带、南方地区4个层面探讨草地农业对食物安全的

贡献潜力；据此提出发展草地农业保障我国食物安

全的策略建议，以期为筑牢食物安全根基、探索食

物安全新方向等研究提供参考。

二、新形势下发展草地农业的价值分析

草地农业是以草地为主体，统筹规划并利用草

地、耕地及其他土地资源，以生产饲草、畜产品及

其他景观产品为主，种植、养殖、加工相结合的现

代农业生产活动。草地农业的核心是不同生产系统

的耦合。在草原牧区，合理利用天然草原，建设适

当比例的栽培草地并与天然草原互补，能够兼顾放

牧与冬春补饲需求。在农耕区，耕地中保持一定比

例的饲草地，草田轮作，粮食（经济）作物、牧草

和家畜、家禽相结合。发展草地农业，旨在科学合

理地利用各类自然资源并发挥其生产潜势，提供各

种物质产品、景观、文化产品，成为解决畜产品需

求不断增长、饲料粮供给严重不足等问题的重要突

破口。

1. 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

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食物消费结构升级、

城镇化进程加快，食物消费从过去的以淀粉类主食

为主，转至乳制品、肉类、其他高附加值食品比重

大幅增加。然而，我国人均牛羊肉消费量仍低于世

界平均水平（见表1）；2019年我国人均牛奶消费量

为38.6 kg，与日本（95.7 kg）、新西兰（220.7 kg）、

美国（226.2 kg）、英国（213.3 kg）、澳大利亚

（225 kg）等国家差距明显。未来 15年，我国动物

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将保持较快增长，随后进入缓慢

增长期[6,7]。

2. 饲料粮供给严重不足

随着畜产品需求的持续增长，饲料粮需求不断

提高。2017年，我国饲料粮需求在粮食总需求中的

占比为 35%，而 20世纪 80年代初期仅为 15%。饲

料粮占比不断提高，主要是因为青贮、苜蓿等饲料

粮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草食家畜饲料结构

表1　中国和世界的猪、牛、羊肉人均消费量

类型

猪肉

牛肉

羊肉

合计

中国/kg

18.2

2.3

1.2

21.7

世界/kg

13.7

9.1

2.0

24.8

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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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理性及饲喂效率，使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均明

显提升。根据测算，1亩（1亩≈666.7 m2）全株青

贮玉米提供给牛羊的有效能量和有效蛋白，较1亩

秸秆黄贮多约40%；饲喂全株青贮玉米可使奶牛的

平均单产从6000 kg提高到7000 kg，也能显著缩短

肉牛、肉羊的出栏时间。

然而，在畜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国

食草型畜牧业养殖面临严重的饲料粮供给不足问

题。相关年份的“中国草业统计”“中国畜牧兽医

年鉴”数据表明，全国每年饲草缺口为 1.4×108 t。

山东省、河南省、云南省、辽宁省等牛羊养殖大省

的饲料粮供需差额约为1×107 t，河北省、甘肃省也

存在约 5×106 t的缺口[8]。为此，我国的谷物严重依

赖进口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饲料粮需求。以2002年为

转折点，我国谷物净进口量逐年增加；自2010年起

成为玉米净进口国，2021年净进口量为2.835×107 t。

畜产品需求增长与饲料粮供给不足之间的矛

盾，带来了饲料粮安全问题，是影响我国当前及未

来一段时期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需要注意到，不

正确的粮食观是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粮食生产和农业

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9]。我国的养殖业以“耗粮”

型为主，具有显著的“人畜共粮”“粮 – 猪农业”

特征；这种模式与现有食物安全战略矛盾，给粮食

生产带来极大压力。我国面临着口粮过剩、饲料粮

短缺并存的现象[10]，因而粮食供需平衡的关键在于

饲料用粮能否平衡[11~13]。可以认为，饲料粮供给安

全对我国粮食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食物安全

问题的本质是在口粮绝对安全前提下解决饲料粮短

缺的问题[14]。

三、典型国家的草地农业发展现状及启示

美国（与中国基本情况类似）、荷兰、韩国

（人口多且耕地和草地少）、蒙古国（人口少而天然

草原面积大）是4个典型的草地农业发展国家，在

草地资源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总结其发展经验

可为中国食物安全保障研究提供启示。

（一）典型国家的草地农业发展现状

美国是世界上草地农业最为发达的国家之

一，饲草、动物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占有相当的比

重。美国放牧地共有 3.24×108 hm2，其中草地为

2.38×108 hm2、农田放牧地为 2.7×107 hm2、可放牧

林地为5.9×107 hm2 [15]；积极开展饲草种植，饲料作

物种植面积为 2.301×107 hm2，年产量为 1.27×108 t，

为家畜的饲草需求提供了良好保障。美国形成了完

善的草地管理和利用体系，如自然资源保护局指导

各地区根据草地状况核算合理载畜量，土地管理局

及其各州土地管理部门负责监控天然草地的健康与

利用程度，避免草地过度开发。

荷兰的天然草原总面积约为8×104 hm2，地势低

洼平坦，有 1/4的土地低于海平面；在温带海洋性

气候影响下降水与热量充足，具有草地农业发展的

良好自然条件，已将草地畜牧业发展为主导产

业 [16~18]。为了维持草地的可持续利用，荷兰实行以

草定畜、以畜控草的草地农业政策，根据预报的草

地产量、家畜需求量来决定饲养家畜的数量；严格

控制牧草的高度，将 15 cm确定为最佳放牧高度，

从而确保了牧草品质。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可持续

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草地农业发展，离不开一

系列政策实施后形成的良好环境。

韩国没有天然草原，1959—1968年建立了一些

面积较大的草地，1969—1972年由小规模农户在农

场内建植草地，1981年草地总面积超过9×104 hm2 [19]。

目前，韩国畜牧业主要是集约化舍饲，配合饲料、

进口牧草成为主要的饲料来源，基本满足畜产品消

费需求。

蒙古国拥有丰富的天然草地资源，基础产业

之一即为草地畜牧业，主要生产并出口奶、肉、

毛、皮、绒等畜产品。蒙古国人均牛奶产量为

325.83 kg，显著高于世界平均值（130 kg）。蒙古国

的草地畜牧业几乎完全依赖天然草地，草地放牧压

力较大且面临退化风险；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资源

的需求持续增加，草原开垦力度进一步加大，天然

草原面积从 2004年的 1.112×108 hm2缩减为 2020年

的1.097×108 hm2；部分草原退化为不可利用地，部

分草原被开垦为农田或转为城镇建设用地[20]。

（二）国外草地农业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 实施专业化管理，提高草地农业产能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局推动各地区根据草地状况

核算并设置合理的载畜量。荷兰严格执行以草定

畜、以畜控草的政策，对牧草的留茬和放牧高度进

行严格控制。我国草地面积广阔，草地类型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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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跨度较大，分属不同的气候带，需要因地制宜

开展草地专业化管理，才能提高草地农业的产能。

建立和健全草地农业的保护制度与法规，划定草原

资源生态保护红线，科学测定不同区域的草地载畜

率，据此划定轮牧区；严格执行草畜平衡策略，约

束牧民的过度放牧行为，促进草地可持续利用。建

立草地管理措施和制度，引导牧户进行合理规模的

养殖，鼓励畜牧业新型经营主体发展；推行集中化

生产，鼓励科学养殖、科学种草，精准服务农牧民

需求，提高现代畜牧业发展水平。

2. “产学研”结合，提升草地畜牧业效益

以美国、荷兰为代表的草地畜牧业优势国家，

采取“产学研”结合方式，建立了涵盖牧草种子与

品种研发、饲草生产及饲草产品深加工、畜牧业生

产及畜产品深加工的草地畜牧业产业链，确保了可

持续的草地生产能力，提高了草地畜牧业的综合效

益。在我国，草地畜牧业相关的“产学研”环节协

作需要更为紧密，科研机构、企业之间的合作，尤

其是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有待进一步加强，才能使科

研成果高效服务于现代草地农业发展。例如，牧草

种子生产以家畜饲养为中心，既要考虑人工建植栽

培草地的产量和经济价值，也要分析生产周期和被

家畜采食后的生产性能；改进牧草品种搭配，优化

饲草产品深加工工艺，尽快建立集约化的现代草地

畜牧业产业链，促进高质量草畜出口产品的生产并

实现产业增值。

3. 重视饲草种植，建设高效和高产栽培草地

在天然草地生产力下降、草原退化、气候变化

趋势增强的形势下，种植饲草在稳定畜牧业生产、

应对气候灾害方面极具价值，还可促成种植业和养

殖业的系统耦合（如美国的玉米 – 肉牛产业带），

兼顾农产品效益提升和畜产品生产成本降低。美

国、荷兰、韩国均重视栽培草地发展：苜蓿在美国

大田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值中均列第4位，成为畜

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荷兰按照比较优势配置资

源，将大量耕地和天然草地改良为高产的栽培草

地，应用包括草地围栏、自动饮水设施、机械化补

播牧草及施肥等现代化草地管理技术，使草地畜牧

业产值约占农业产值的40%[21]；韩国发布了促进牧

草和饲料作物生产的政策，如水稻 – 饲料作物轮

作，补贴山地生态畜产牧场的草地建植[22,23]、相关

机械装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同时合理调整种植结

构，增加替代性饲料种植以减少水稻的种植，发展

夏 – 冬季饲料作物轮作栽培模式[22~25]。我国可在保

证粮食种植面积的条件下，进一步调整种植结构，

培育优质牧草地，优化放牧制度，建设高产并可持

续利用的栽培草地，从而缓解天然草地的放牧压

力，增加畜产品产能。

4. 增强灾害抵御能力，追求生态与经济双赢

蒙古国饲草种植相对少，栽培草地的匮乏导

致抵御自然灾害的机动性和能力均较差，旱灾、

雪灾对畜牧业生产的冲击较大[26,27]。为了保持草地

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提高防御自然灾害的

能力。我国管理部门需引导农牧民进行合理生产，

实行现代放牧制度，保护草地资源和草地农业生

态系统；综合运用天然草原免耕补播等措施，修

复退化草原以维持生产力；建植栽培草地，合理

储存饲草，防止家畜饲料供应不足引发的生产损

失。从市场的角度看，我国可发展草原自然灾害保

险和畜牧业保险，调整生产要素流通体系，提高草

地农业的生态与经济效益。还可借鉴荷兰等国的经

验，在草地周边建立自然景观保护区，通过税收、

财政优惠等政策推动厩肥无害化处理，控制草地农

业生产过程中的氨、磷排放量，兼顾自然环境保护

与经济发展[28]。

四、我国草地农业对食物安全的贡献潜力

分析

（一）天然草原的优质畜产品供给潜力较大

天然草原在保障食物安全，尤其在优质畜产品

供给方面贡献潜力较大。根据测算，2019年我国牧

区和半农半牧区草原供应牛肉 1.414×106 t（全国占

比 为 21.2%）、 羊 肉 1.555×106 t （全 国 占 比 为

31.9%）、牛奶6.543×106 t（全国占比为19.8%）。研

究表明，实施天然草地 – 栽培草地 – 家畜相耦合、

放牧+补饲、适时出栏幼畜的季节畜牧业新模式，将

示范区天然草地与栽培草地的比例维持在9.5∶1，即

可使示范区草地生产力增加近4倍，增产牛羊肉约

1.188×107 t/a。在草原生态补奖等政策的支持下，

我国天然草原总体恢复状况较好，目前实施禁牧的

草原面积约为 1.05×108 hm2；在发挥相关草原生态

功能的前提下，可以合理利用以发挥畜产品供给的

生产功能，同时防止再度退化。根据测算，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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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草原可使生产力增加约 50%，增产牛羊肉约

1.5×106 t/a。可以看出，天然草原保障食物安全的

潜力不容小觑，科学合理利用最高可增产牛羊肉约

1.338×107 t/a。

（二）草地农业可强化传统农区食物安全保障功能

农区草地农业在发达国家十分普遍，是可持续

农业的标志之一。在传统农作物种植区内，利用一

定面积的土地种植牧草，通过牧草与粮食作物或经

济作物在时间、空间上的耦合，可形成资源高效利

用、生态环境友好的种植模式[29]。农区草地农业有

利于作物 – 饲草 – 家畜的有机结合、“土地 – 植物 – 

动物”产业链建设，能够大幅提升粮食产量和草畜

系统生产力，支持实现“藏粮于草、藏财于

牧”[30]。以甘肃省为例，庆阳市实行小麦 – 豆科牧

草轮作后，降水利用率提高 14%~28%，生物量提

高36%，粮食总产量提高37%，草畜系统生产力提

高35%，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29%，水土流失量减

少 87%；平凉市将 2×106亩（占耕地总面积的 1/3）

农田用于种植苜蓿和饲用玉米以支持养牛业发展，

最终牛存栏量、牛肉产量和加工能力均居全省第

一，牛产业总收入为 15 亿元（占农民纯收入的

30%），土壤有机碳、全氮分别提高27.6%、20.1%。

随着我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

“粮 – 经 – 饲”三元种植结构的调整，青饲料产业在

各地发展迅速，优化了牧草种植区域及种类。北方

农区主要种植苜蓿、燕麦、青贮玉米等牧草，南方

地区主要种植黑麦草、杂交狼尾草等牧草。根据国

家统计局数据，2021 年我国青饲料种植面积为

3.863×107 亩，同比增长 17.09%；2015—2021 年，

在开展“粮改饲”试点的17个省份，青饲料播种总

面积由 1.493×107亩增长为 2.977×107亩。当然，随

着“非粮化”等政策的实施，部分农区的饲草产业

发展受到一定制约。

我国农闲田分为冬闲田、夏秋闲田，面积分别

为 4.8×106 hm2、1.8×106 hm2，牧草干物质单产潜力

分别为 9 t/hm2、15 t/hm2。如将全国农闲田的 10%

用于种植饲草，考虑收获、贮运、饲喂过程的损失

（以 20%计），农闲田饲草生产潜力为 5.616×107 t，

理论上可增产牛羊肉 5.616×106 t。以稻田当量（以

稻谷的饲料代谢能产量为标准，将其他作物或饲草

与之比较，按单位面积的饲料代谢能产量折算，即

为相当于稻田的面积）计算，每公顷小麦、玉米籽

实的稻田当量分别为0.45、0.69，每公顷冬闲田黑麦

草、青贮玉米的稻田当量分别为1.34、2.8。以粗蛋

白质产量作为衡量标准，黑麦草、青贮玉米的粗蛋

白质产量分别是稻谷的3倍、2.7倍，小麦的4.4倍、

3.9倍，玉米籽实的4倍、3.6倍[31]。通过引草入田，

实施草田轮作，农区饲草供给能力、牛羊肉生产能

力将获得进一步提高。

（三）农牧交错区将是草食家畜产品的主要生产

基地

农牧交错区主要指北方农牧交错带，涉及 9个

省份的106个县（旗），总面积为6.546×105 km2，素

有种植苜蓿等优良饲草、发展草食畜牧业的传统。

研究农牧交错区开展的天然草地 – 农田（含牧草作

物） – 家畜相耦合、放牧+舍饲的发展模式试点情况

发现，种草比种小麦收入增加 45.8%，种草养畜增

加了 3倍的经济收入，示范户生产力提高 35%，人

均现金收入高于全村平均收入20%以上，水土流失

减少超过80%。

经过数十年发展，我国草地开垦面积约为

1.9×105 km2，约占我国现有草地总面积的4.8%；由

草地开垦的耕地约占现有耕地的 18.2%。内蒙古

自治区是我国草原开垦的核心区域之一，1980—

2018年耕地开垦使耕地面积从5.252×106 hm2增加到

9.162×106 hm2；但耕地质量不高，14等和15等的耕

地占比合计超过 60%，中低产田占耕地总面积的

70%以上，粮食单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10%[32]。

我国农牧交错带粮食总产量为 8.363×107 t，约占总

产量的 1/8；其中粮食单产小于 100 kg/亩的耕地约

占整个交错带耕地的 35%，相应粮食总产量为

8.14×106 t，约占整个农牧交错带粮食总产量的

10%。如将粮食单产小于100 kg/亩的耕地全部退耕

还草，可增加优质饲草 2.5×107~3×107 t/a，理论上

可增产牛羊肉2.5×106~3×106 t/a。

（四）南方地区是草地农业发展的优势地区

南方地区主要指我国东部季风区的南部（即秦

岭 – 淮河一线以南）区域，面积约占全国陆域面积

的 25%，草地总面积近 1×109亩。传统上，南方地

区的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主，动物生产以猪和禽为

主，草食家畜饲养比较少；但区域内热量丰富、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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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充沛，大面积的草山草坡、疏林草地、果园隙

地、冬闲田等土地资源可发展为不同类型的草地农

业系统，生产潜力十分可观[33]。如发展人工草地，

每公顷人工草地的稻田当量为0.78；以粗蛋白质产

量作为衡量标准，多年生人工栽培草地的相应产

量分别是稻谷、小麦、玉米籽实的 1.8倍、2.5倍、

2.3倍[31]。南方天然草地面积为6.5×107 hm2，如将其

中的 2×107 hm2建成高产人工栽培草地，相当于增

加1.56×107 hm2的稻田当量；按照1 hm2稻田当量转

化为 5.5 t可利用干物质产量[31]、10 t干物质再转化

为1 t牛羊肉计算，相当于增加牛羊肉8.58×106 t/a。

合理利用天然草原，科学规划农区、农牧交错

带发展牧草产业，推进南方草山草坡的人工改良，

理论上可分别增产1.338×107 t、5.616×106 t、2.5×106~

3×106 t、8.58×106 t的牛羊肉，可使全国牛羊肉增产

3.008×107~3.058×107 t/a，将基本满足国内的牛羊肉

消费需求。在树立大食物观的背景下，逐步挖掘草

地农业潜力，充分发挥草地农业的比较优势，对保

障并增强我国食物安全有重要意义。

五、发展草地农业保障食物安全的策略建议

（一）加大牧区草原修复力度，合理利用长期禁牧

草原

草原是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在实施保护的同时

注重科学利用，才能实现草原资源的永续利用与可

持续发展。对于北方重点牧区的退化草原，宜采取

免耕补播、施肥、火烧、合理利用等措施来促进恢

复，使草原生产力提升30%以上。从长远看，禁牧

的目的在于让草原休养生息并恢复生态，是为了更

好利用而不是停止利用。建议在草原长期禁牧成果

综合评价的基础上，研究不同类型草原的科学利用

方式，探索将生态好转的禁牧区转为草畜平衡区，

从而在科学承载的基础上恢复草地畜牧业生产，充

分发挥草地的畜产品供给能力。

（二）将饲草作为重要作物，加强草类植物育种

认识草地农业价值并因地制宜推广草地农业，

是保障食物安全的有效选项和重要形式。鉴于草地

农业在保障食物安全方面的突出潜力，宜转变对

“草”的认识，将饲草作为重要的作物类型来看待，

像对待农作物一样投入发展资源。考虑到草地农业

是新兴类型，以往的经验积累与技术储备并不多，

技术培训和应用示范也较欠缺，建议实施科教兴草

行动，加强草地农业的职业与基层教育；开展草地

农业科学普及，建立草地农业基层技术服务推广体

系，实施农牧民技术与市场技能培训，提高草地农

业关联各环节的发展认识水平。此外，加强草类植

物育种，适时启动草种质资源创新工程，以扭转草

种业落后的被动局面。深化牧草育种选种、分子育

种技术应用，涵盖优质高产牧草、青藏高原优质豆

科牧草、退化草原修复用草、草坪草等类别，加快

建设相应的良种繁育基地。

（三）发展放牧型栽培草地，缓解天然草地生产

压力

我国草原总面积约为 2.13×108 hm2，但人工栽

培的草地面积仅有5.8×105 hm2。根据测算，栽培草

地面积与天然草地的比例每增加1个百分点，可使

天然草地的生产力提高约4个百分点，故因地制宜、

合理规划建植栽培草地价值突出。发展“粮改饲”

与现代畜牧业，既可以节约饲料粮、缓解人畜争粮

的矛盾，为牧区家畜过冬提供饲草储备以降低损

失，也能够将有限的耕地用于种植紧缺的农产品。

在不影响国家现行政策的前提下，应加大对农田种

植饲草作物的支持力度。建议在粮食单产低于

100 kg/亩的农牧交错带，建植栽培牧草地，发展草

畜一体化与现代畜牧业；重点建设多年生放牧型栽

培草地，提高地表植被的常年覆盖，减少水土流

失，恢复生态屏障功能；在河谷滩地、湖盆洼地、

沙丘间低地等水位较高的土地上建立饲草基地，发

展“粮改饲”与现代畜牧业，推行“种植一点、改

良一块、保护一片”的草原生态保护建设模式；积

极利用牧区一般耕地，建植栽培牧草地，配建饲草

料储备设施，提高饲草供给能力和自然灾害抵御

能力。

（四）优化养殖业结构，发展节粮型草食家畜养

殖业

我国的猪肉消费比重居高不下，而猪是耗粮型

家畜，猪肉需求量大意味着饲料粮需求量大[34]；相

对地，发展节粮型畜牧业有助于缓解粮食安全问

题，牛和羊则是节粮畜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草食家

畜。在居民食物消费结构升级的背景下，应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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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键调节作用，根据畜产品

市场需求的变化来及时调整扶持政策；推动畜牧业

资源重新整合，加快发展草食畜牧业，以满足多层

次、多样化的居民消费需求。遵循绿色发展理念，

推动畜牧业科技进步，引导传统养殖项目朝着优

质、高效、健康的绿色食品生产方向发展，促进畜

牧产业内部各分项产业的均衡发展，支持大农业生

产的结构调整。

（五）因地制宜“藏粮于草”，增强草地食物供给

能力

在广大农区选择一批县市开展草地农业产业化

试点，利用撂荒地、冬闲田、盐碱地等低产田或边

际土地种植牧草，提升农区土地的蛋白质饲料生产

能力，探索建立农区草地农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产

业化机制保障体系；对于已经建立“牛羊奶”优势

产业的农区县市，全面推进农田豆科牧草与粮食作

物轮作，减少农业生产对化学氮肥与农药的依赖，

兼顾农田生物多样性和资源利用效率，为草食家畜

产业发展提供充足且优质的饲料，缓解优质畜产品

的供需矛盾。南部肉牛产区兼具本地需求和粗饲料

禀赋，成功引种优质牧草后实现了草地畜牧业健康

发展。应继续扶持西南地区的牛羊肉产业发展，合

理开发集中连片草地，科学利用草山草坡、农闲田

资源，以牛肉生产发展发挥地区食物供给功能和生

态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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